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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陪诊员兴起：

老人最需要关心
在做了3个月职业陪诊员后，韩立（化名）摸清了西安几家

三甲医院的布局和特色科室。挂号、取号怎么最快，抽血、CT在
哪做，怎么与患者恰到好处地沟通，他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韩立服务过数百位患者，有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不愿麻烦
熟人的年轻人，丈夫无法请假陪同的孕妇、以及不识路的异地患
者。在医院，在疾病面前，他看到了人的脆弱和恐惧，也见证了
真实的人情冷暖。

像韩立一样的陪诊员，正成为当下的一种新兴职业。有数
据显示，2019年全国医疗机构诊疗人次87亿人次，比2014年
增加14.7%；住院诊疗人次达到2.7亿人次，比2014年增加
30.4%。职业陪诊越来越成为低频刚需产品。但缺乏制度规范
和准入门槛，也是目前最大的忧患。

在西安职业陪诊员小宇的
视频走火后，优享陪诊的李冬
（化名）觉得，让更多人了解这个
行业是个好事，但另一方面，乱
象丛生也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社交平台、二手市场交易
平台上，不少个人或团体打出
了职业陪诊员的广告。一个小
时50元，一上午200多元，或
是家庭主妇，或是家政人员，又

或是大学生，陪诊员似乎是没
有任何门槛的新行业。但在李
冬看来，个人做陪诊，与患者只
是口头合作，是不是诈骗、服务
能否到位、价格多少合适，这些
都没有定数，“更何况出现意外
该怎么办？”

很多陪诊的公司明确规
定，高龄、高危疾病、没有自理
能力的患者，尽量不接单，除非

有家属陪同。他们担心没有更
专业的医学技能，无法应对复
杂情况。

事实上，很多黄牛也在做
陪诊服务。一些陪诊公司甚至
会和黄牛、医托合作，获取灰色
收入。苗宇告诉记者，缺乏行
业制度规范、准入标准和平台
约束，这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

“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排队上”

“老人缺少关心是社会的痛点”

陪诊行业还缺少规范

支老人员上岛一月多
海岛老人眼里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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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5日早上5点半，韩
立像往常一样自然醒来，蹑手
蹑脚爬下床，吃过妻子前一晚
准备的早饭，开车前往30公里
外的西安南郊，接上60多岁的
康馥（化名）和老伴，送到唐都
医院胸外科问诊。

康馥是山西人，几个月前
被查出肺癌中晚期。她的问诊
时间在8点多，他们需要提前
至少半小时到医院。在第一次
陪老人就诊前，韩立已经探过
路，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尽管如此，韩立还是差点迟
到。他打算把车开进医院，老太
太能少走几步，但这一天，车多

堵得厉害，医院停车场车位已
满，他花了20分钟才停好车。

3个多小时里，韩立爬了至
少6趟楼梯，来来回回跑了6个
科室。直到下午老人进入病
房，他的小腿酸痛，感觉整个人
快要“废了”。

康馥的陪诊服务是老人的
儿子下的单。韩立在想，如果子
女抽不开身，又没有陪诊员，这
些老人该如何处理这些困难？

韩立在西安优享陪诊公司
做陪诊业务，3个月接触了上百
位患者。老人不懂智能手机，
在医院里晃了一圈，找不到挂
号窗口，一把拉住韩立，拿着身

份证要他预约挂号；外地患者
不认路，联系他规划流程、陪同
检查；二胎孕妇定期孕检，丈夫
请不了假、老人带小孩，也会找
他帮忙排队；上班族等不到检
查报告出来，也委托他送取结
果、跑腿买药。

去医院看病，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排队上。在他看来，越
是大型三甲医院，越容易人满
为患，即便有导诊、智能排队叫
号系统，拥挤、混乱仍无法避
免。患者赶着早排队候诊，缴
费、登记、检查，抽血化验在东
边，CT检查又在南边，来来回
回跑，就花去一上午时间。

陪诊员们接触的客户中，
老人的需求最多。很多子女为
父母下单后，会给韩立打来电
话确认，开口总会提到工作不
便，或是家里小孩刚出生，拜
托他能尽心陪老人看完病。
也有老人不愿麻烦子女，但进
了医院找不到科室，甚至连取
号机也不会操作，只能找他陪
同。

在老人的观念里，付费陪
诊往往是不划算的。他们总是
问道：可以开个发票走医保报
销吗？我这么大年纪了，没什
么收入，能不能便宜点？对于
这些问题，韩立总是哭笑不
得。后来，他们干脆和子女统
一口径，以朋友身份为老人服
务。

老人愿意唠嗑，最多的话
题是家庭、子女——孩子在外
不容易、孩子在大公司上班、孩
子请不到假没办法，他们常常

会主动聊起，也常常理解子女
的难处。这个时候，韩立也会
应和，“您老人家真不容易，孩
子挺不错的”。

但孤独也会在某一瞬间流
露出来。一位榆林农村的老人
独自来西安看病，不会说普通
话，在医院门口找到了韩立。
排队间隙，他操着一口方言告
诉韩立，儿子高中毕业就去了
沿海城市打工，后来在外面安
了家，这些年很少回老家。被
查出高血压、糖尿病后，老人沉
着脸嘟囔：“结婚生孩还给他掏
了钱，老子病了也不管，生了跟
没生一样。”

“年轻人生存压力大，但是
从老人角度来说，其实也挺心
酸的”，韩立也是打工人，这种
两难似乎也没什么办法，他只
能转移话题，或者安慰老人积
极就诊。

除了陪诊，陪护也是老人

的一大需求。2014年，华北地
区的苗宇（化名）还在一家互联
网公司上班，母亲突发脑溢血
住院，他刚回家照看没两天，老
板便催得不耐烦。术后的母亲
几乎成了植物人，卧床在家无
法自理。苗宇是临床医学毕
业，这些对他没什么难度，但互
联网工作强度大，他常常是凌
晨一两点下班，再驱车赶回
200公里外的老家。他帮母亲
翻身擦拭，用棉棒清洁口腔、鼻
腔，有时候尿管周围会有沉积
物，看着煎熬中的母亲，苗宇内
心五味杂陈。

后来母亲走了，苗宇跳槽
做起了职业陪诊，并开发了陪
护服务。他们联系医生护士等
资深专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给予相应的护理，包括上门换
药、更换管道、医院陪护等。“老
年人缺少关心照顾，我觉得这
是整个社会的痛点。”他说。

“宁波虾峙一家人，美好生活笑盈盈，幸
福不要来忘本，小康生活乐融融……”近日，
舟山市普陀区虾峙敬老院里，79岁的徐仁
昌哼着刚创作的曲子，引得大家情不自禁合
唱。当天，结对该敬老院的宁波颐乐园副园
长李水浓一行，带着空调被、毛巾等慰问品
上岛看望老人。“我们这里也有了‘烟火
气’。”一位当地人说。

舟山嵊泗县嵊山镇上只有一条主干道，
房子依山而建，密密层层。嵊山镇敬老院就
坐落在半山腰，这座两层浅粉色楼房显得格
外温馨。这家只有9个房间的敬老院里，共
住着12位特困供养老人。其中，程爷爷和
周奶奶是一对夫妻，结婚已56年，老两口原
是当地民族村村民，程爷爷自幼丧失语言功
能，周奶奶患有小儿麻痹症。

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支老队员曹媛记
得自己上岛与二老初次见面时，三人互相打
量，顿觉亲近。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们更亲
了。程爷爷从袋子里取出平时配服的药品，
用手比划着，曹媛心领神会，耐心地向他讲
解每种药的功效，为他按摩小腿。朝夕相处
中，曹媛也更了解这对老人。早年间，夫妻
俩因为身体残疾，很难找工作，白天爷爷去
山上放羊，奶奶在家里做些小本生意，赚来
的钱也只够勉强过日子。

原本腼腆的周奶奶和小曹敞开了心扉，
话多了起来，每次还会守在门口等着小曹。
程爷爷开始认真地学习健康按摩操，还喜欢
上了手工活，他和支老人员一起做了一桌子
作品，都快没地方放了。

两年前，老伴过世后，黄信扬就住进了
普陀区登步岛托老所。宁波市南山老年疗
养院的徐雪娜和吴小芳第一回见到老人时，
他正慵懒地半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徐雪娜
微笑着用宁波话打招呼：“阿爷，侬好！”黄爷
爷对她上下打量一番，问道：“小娘（姑娘），
侬来弄啥西？”

为了让这些老人们走出自己的“小世
界”，徐雪娜和吴小芳逐个房间跑，把大家请
出来。唱红歌，做康乐操，画水彩画……有
趣又充实的活动一个接一个，一上午很快就
过去了。

刚接触需要画画的记忆康乐课时，黄信
扬总认为从没拿过笔的自己一定做不好。
但一堂课下来，他随性发挥，竟然完成了一
幅非常有创意的作品。在大家的鼓励下，他
的自信建立起来了，还成了康乐文化班班
长，出勤率百分之百。“现在黄爷爷的眼里有
光了，眼神也亮了许多。”大家这样说。

(浙江老年报)


